
XIN��SONGYANG 332022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凌凌 霄霄 台台

松阳印象（2 首）

笙飞廉

在松阳
从孤山，我来到独山。

黄梅时节，
星星无处可去，
悲伤地躲在我们的行程卡里。

在松阳，
我们短暂相聚，
潦草喝酒，
悄声谈一些让蟋蟀们失眠的事儿。

松阳印象
这两天的松阳，
就是一幅大雨淋湿的《葛稚川移居图》。

动用括苍山的云雾
松阴溪的流水
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动用诏书
歇力茶烧猪脚式的民间想象
一千多年的光阴，
在松阳
为我们炮制了一位奇幻的葛稚川：

他的母亲白天做梦，吞食流星。
他携唐王游月，
《霓裳羽衣》从此流落人间。
他跟僧人斗法，
海水才免于枯竭，
我们这群二十一世纪的诗人
此刻
才得以聚在延庆寺塔下。
他深明“金丹难就”的道理，并说服了皇帝……

松阳茶什
笙张晓雪

松阳兰茶记
你有一处僻静等我浅尝，
你有几片萌芽，携春色晃动，
投下的新绿有多重意思。

我喜欢你道出的一切，
能缓解沉默中的不安，
令细小的气馁、困顿顺从于
妙不可言的微苦。
归寂于舌尖上的念白，句句都轻。

一杯兰茶，
我喜欢你风平浪静，视无常若等闲。

就像你懂得了无常后，
却不告诉谁，沉思如承担，
并成为那无常的一部分。

大木山茶园记
1

������一垄又一垄，翼翼茶绿
将生活之粗糙挪了出去。
一山香气挨着我，

似在询问：你可知道
这些不箸风浪的叶片里
有山脉高耸？ 有云雾赤脚
独蹬枝节？

你可知道熨平的风，移步款款，
被阳光索要过柔软，被干净
索要过干净？

2
������远处，茶树头顶云雾，深不及腰。

来自摄氏 20°，蠢蠢欲动的生命

将以茶山的苍翠
和一棵小榆树的单薄来操持
整个春天的光泽。

3
������云雾绣着花边，如蜗牛漫步，

对篱笆外的悲喜蜚言保持着克制。

4
������夜晚，月亮躲进了云层。

茶山上的清凉被幽暗汲起来，

先隐进大木山周围，再隐进
下山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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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太阳
笙 李祎

“西归道路塞，
南去交流疏。
唯此桃花源，
四塞无他虞。 ”

———北宋·沈晦

“妈妈，这里的太阳为什么特别亮？ ”
“因为它是松州的太阳。 ”

———题记

有一种美， 它兴许并非在第一眼就摄人心
魄，勾人眼球，却能在时间的发酵之下历久弥新，
焕发出深邃的色彩而愈发醇香。

在松阳这央小小的古城里， 有黛青色的村
庄，古铜色的城墙，奶油色的笑脸和金黄色的麦
芽糖。

云雾端详、 轻抱杨家堂这片熟睡的菡萏，它
在晨光中抿着嘴，浅浅地笑。 石阶上印着光脚丫
的小时候。土坑，是他们的温床。小涧里的石子在
岁月更迭中写下歌，歌里有清愁。 望云，望月，望
星星，望山房，打捞无处遁形的记忆，我望了又
望。 闭上眼，万物万景，似乎都已深情地住下。 这
是金色的布达拉宫，用眼睛一抹，光亮，亮。 它是
副治愈心灵的良方。

三都乡的呈回也是个好地方。山回，水回，呈
回，唐胜，读胜，耕胜。 呈回，能带我们走进一段
老时光。 纵身跳进明黄的空间，汤氏、宋氏且耕
且读，在四周环山的簇拥下请笺笺的流水说起耳
语。 扁额悬挂上面的文字，同景无线缝合，嵌入
画意与诗情。老的工艺在记忆的探照下，走向我，
奔向你。 愿再次，梦回呈回。

而最让我为之动容的，是明清古街那些赫瓦
鹅墙，一个个暗堇色的灯笼在月光的沐浴下就像
一颗颗朱红色的玛瑙。 它们被郑重地接连串起，
以一种特殊的仪式，宣告故乡的荣光。

明清古街之于松阳，正如戒指之于新娘。 采
撷着一路晚霞的清辉，我又一次来到了这条烟火
与古韵并存的巷道。

“早该来了。 ”我喃喃道。
穿梭于这条历史的长廊，被这里的简单和祥

和吸引着，感染着，无尽地拉扯着，无形地牵引
着，似乎自己早已熟谙这里的生活，仿佛蒲公英
宝宝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家的味道。 ”身旁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老
人。 他望着老街，一手拿着调色盘，一手拿着小
画笔，在画板上轻轻地画，用温柔的色调。

循着故乡熟悉的味道，随处可见冒着热气的
青稞果子。 它们就像故土特定的秘密符号，一点
点，一片片，一茬茬，一棵棵，画出一树一树的花
开，开出一畦一畦的花海，让记忆的蔷薇爬上游
子的心墙，成为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无可取代。

它们裹着粉丝、萝卜、菜干、肉条，穿着隆重
的烟青色旗袍盛装出席，在孩子们满含祈盼的目
光中欢欣起舞。 青稞果子们和着老人的交谈声，
把人间装点得这般和谐。 想来，这应是古街一道
绰约的风景了。

远处传来一阵时急时缓的打击乐，让人不禁
想起黄土高原的安塞腰鼓，像倒，像喊，又像诉，
像水，像潺潺流水缓缓而来。 只见一个个铁匠赤
着搏，扯着嗓，豆大的汗珠就像力量的拳击，让你
从未如此鲜明地感受到生命的翕动、跳跃、旋转、
奔腾！

这，是生命张力最形象的体现；这，是劳动人
们最质朴的呐喊；这，是松阳人民最热切的表达。

好一个淬火打铁，好一个松州精神！
“快走快走，戏台子今天又有新戏上演呢！据

说，是经典豫剧———《花木兰》！ ”一个老太太轻
轻拽起老爷子的袖口，一脸兴奋地说。 这模样，
活脱脱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推开历史厚重的戏院扉门，就被带入那个积
淀着无尽文化的青红年代。 戏班子在台上咿咿
呀呀地唱着，舞着，老人们坐在台下一脸陶醉地
听着，乐着。 他们眯着小眼儿，打着节奏儿，嗑着
瓜子儿，聊着小天儿，这微醺的状态着实可爱。
毋庸置疑，国粹是需要传承的。 而在这不经意的
惊鸿一瞥中，我似乎就看见了一个民族的往昔，
更看见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走出扉门，天色已晚。 正寻思着石板小路看
不真切，倏忽间，灯啪嗒一声，一盏又一盏，就像
被点燃的火柴，噌的一下，全亮了。 这一亮，似乎

到了另一个温暖的国度。
它的名字，叫人间。
望着一个个亮着红芯儿的大红灯笼，就像望

着松州百姓的万家灯火，就像读着一个个或激昂
或低沉的家的故事，就像写着一首首独一无二的
乡的诗篇，是情愫，是依赖，是爱，是暖。

每晚和落日相拥的松阳故事咖啡馆，给这条
古街注入了新的活力。 走进咖啡馆，就仿佛走进
现代人通往故乡的长廊。 复古的设计，别致的陈
列，曼妙的音乐，别处买不到的工艺品，给这座小
镇带来了人流和经济的双赢。 沿着木阶拾级而
上，坐在长凳上，点上一杯茶，看人来人往，时光，
仿佛被悄悄按上暂停键。

目光所到之处，皆是细到入微的幸福。 不自
觉地，又有人因为这条古街，抿起上唇，嘴角微翘
吧。 我痴痴地想。

还记得诉土陶艺馆里，你的手指与泥巴碰触
时的温度吗？ 还记得山中杂记书屋里，你的眼眸
与文字相隔的距离吗？ 还记得将夜轻吧里，你的
灵魂与歌词相合的默契吗？

还记得那只慵懒的猫咪吗？
还记得那张素描的画像吗？
还记得这里点点滴滴被你植下的欢声笑语

吗？
……
“妈妈，这里的太阳为什么特别亮？ ”
“因为它是松州的太阳。 ”
简单的对话讲给简单的人儿，简单的温情住

在简单的小城。它未必如凝眸秋水的少女顾盼生
姿，但，已足够温暖。

梨花蹁跹，它乘坐岁月的竹筏，渡过千万江
河。绿水娆娆，落英纷纷，我听到了梨花和着春日
晚风，簌簌落下的声音。年迈的古街，就那么慈祥
地笑着，带着一双迷人的眼睛。

这是和时代共同奔跑的故乡啊。这是让游子
朝思夜想的地方啊。

经历了一夜的休憩，天，又亮了。
“孩子，我带你去看太阳。 ”

我和高尔基
笙 徐进科

正是最讲究家庭成分的年月，小学毕业后，
我失学了。

我生来喜欢读书，可是，又不准我读书，那阵
子，我少年的心里真像被刀割了一样的疼痛。 好
长一段时间，我足不出户，总觉得低人一等，也很
怕见到那些上了中学的往日同学。 一天清晨，在
我家的门口， 忽然碰见了小学同班的要好同学，
他背着草绿色的书包， 正走在上中学的路上，他
也看见了我，可是，竟然倏地一下转过了头，好像
根本没看见过我。 我的心受伤了，双手蒙着脸跑
回家，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哭叫着：“妈，我要读
书，我要读书！ “可是，母亲也流泪了，我第一次看
见母亲多皱纹的脸，被泪水润湿了。

怎么办？ 十四岁的我，总不能在家吃“白饭”
（松阳土话：在家闲着不干活），总不能给含辛茹
苦的父母再添劳累。 我执意吵着要母亲给我买
来“粗鞋”（松阳土话：即草鞋）、买来柴刀。 于是，
跟同样命运的少年伴一起， 到离家二十多里外
的大山上去砍柴，我也成了少年樵夫！ 就这样，
在那陡峭的东岭，在那险峻的黄坑源，在东坞水
库往里还要走很陡很长的山岭的深山冷坞，在
那像竖刀立剑一样的铁钉山岗……， 松阳的不
少高山和深山，留下了我初尝人生的脚印，就这
样，我开始了我的人生。

白天，在大山上，汗水浸湿了树林；夜里，散
了架似的身体躺在坚硬的木板床上，有时候，翻
来转去，难以成寝。 有时候，一觉醒来，被角枕巾
潮湿得就像水浸过一样。 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
常常看见自己突然从很高很高的山崖上掉入山
谷深壑，大叫着从梦中惊醒。 也常常梦见自己也
挎上了草绿色的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在时为
“遂一中”（即现在的松阳一中） 那明亮的教室，
听老师讲，在校园那茵茵的草坪，与同学们讨论
功课，每每这时候，我觉得我是很甜美地在梦中
笑过，可也知道，泪水已经从眼角流了下来，浸
湿了我少年的梦。

我要砍柴，我也要读书。 可是，那年月上哪

找书去哇！有一天，我逛新华书店，在小人书的专
柜里，猛然发现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我高兴极了，这是高尔基的！ 记得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 那位很会讲故事的班主任田巧群老师，给
我们讲过高尔基，讲过他的童年，讲过他在人间
的故事。我马上跑回家，嚷着母亲给我钱，母亲听
我说要买书，就从公字桌那锁着的抽屉里，从里
面的一个小纸盒，拿出了两角钱给我。 我有了高
尔基的书！那些天，我高兴极了，我觉得我是世界
上最富有、最幸福的人！

我自己读了高尔基，也爱上了高尔基。上山砍
柴时，我把她藏在枕头底下，砍柴回来，夜深人静
了，我还在床上读她。 一次次，我被感动得把头伏
在小人书上，伏在高尔基的身上。 有时候，泪水在
眼眶里转———为童年的高尔基感动；有时候，默默
地思想———像高尔基那样思人生，想我的人生。

我比高尔基幸运得多了。 他小学未读完，上
了三年就失学了，十一岁的时候，外祖父就把他
送到一家鞋店当学徒，从此，开始了他颠簸游离
的生活，后来，他逃到一艘轮船上做了洗碗碟的
工人， 却幸运地遇上了一位善良好心的胖厨师，
在他指点下，少年高尔基读到了普希金、莱蒙托
夫的诗、果戈里的小说和戏剧，许多书都成了他
生活中的忠实伴侣。 当他初读到普希金的诗篇
时， 他觉得就像新生活的钟声一样喜悦和昂扬。
而深深地感动了少年的我的，是小人书上那一页
少年高尔基读普希金的诗而流泪的画面，我用铅
笔将这页画面临摹下来，贴在房间的正中间。 在
我童稚的心里，第一次感到了诗歌的力量。 我觉
得我也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学写诗，用诗记录自
己的苦乐悲哀，用诗记录自己对人生的感受。

从此，我就与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每当我被
艰苦的“樵夫”生活疲惫了精神的时候，我就又去
读高尔基，从高尔基身上我吸取对于人生的力量。

我长大了，天眼渐开，时运回转，有幸就读中
学，书包里总是放着高尔基，课余看上一眼，浑身
就充满了劲头。 高中毕业后被“欢送”到“广阔天

地”， 高尔基也伴在我的身边， 在那狭窄昏暗的
“知青”房，她就像一盏明灯，一次次照明我几乎
暗然如夜的心。 既使在“双抢”艰苦的劳作后，尽
管身子劳累得像死了一般，但我总得要从枕头下
摸出她，看上一眼高尔基，才能睡去，也像高尔基
那样，把自己一天的感受写成诗后，才得安宁。人
生是艰苦的，可我觉得人生也是充实的。

后来，高考恢复了，第一年又是当年小学毕
业后失学上不了初中一样，我参加高考的资格被
剥夺，我痛苦在心但并不气馁，但高考资格被“剥
夺”的阴影还在，为考上的把握更大，降格以求，
发愤努力，1978 年 10 月， 几乎在百人选一的激
烈竞争中，以优秀的成绩脱颖而出，终于考上了
在松古大地上刚创建的遂昌师范学校，成为 230
位首届新生中的一员， 全班唯一的西屏本土学
生。我衷心地感激高尔基，如果没有他的书、他的
精神支撑我，我怕是会被沉重的“修地球”累垮
的，我的人生也是会被累垮的。

我把那三本小人书带到了学校， 高尔基仍然
伴在我的身边。我是比高尔基幸运得多了，在师范
明亮的教室，在日光灯照耀的学校图书室，我像是
饿汉扑在面包上一样地死命读书。我喜欢读书，经
历了人生一段艰苦的路程后，终于如愿以偿，我发
愤地读书。我也依然时常翻读那三本小人书，每读
一次，高尔基都给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我觉得高尔基走上了我们的讲台，那炯炯有
神的眼睛，盯视着我，给予我坚定，给予我信心；
我觉得高尔基就和我在一起，就在我心里，时常
提醒我在人生的道路上， 不能忘了继续奋进；我
觉得高尔基每夜都和我同床共枕，他给我读普希
金、读莱蒙托夫、读他的作品，而我也袒开心迹，
向他倾诉对诗的热爱，对人生的感受和思索。

师范毕业了，我带着那三本已经发黄的小人
书，高尔基伴我一起，走向学校，走向我人生的岗
位。

第一堂课，我就给我的第一批学生，讲高尔
基……


